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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 A (自選部份章節) 

 

神要你前來 

就代表祂在這裡等你 

那麼，你心底還有什麼需要畏懼？ 

 

0、 

 

    暗夜來臨，朝西頹步傾斜的日頭已不見蹤影，原本在午後柏油地面活躍跳動

的晶亮陽光，沉靜無語地往街道兩旁排水孔蓋流瀉而去，僅留下一股屬於初夏的

煩悶燥熱，在城市繁華商圈裡，像一層薄薄汗水，黏附在高樓建物的鋼硬表面。 

    無所謂月光，廣告招牌與街燈的繽紛色塊，以及馬路上湧流穿梭的車燈光

亮，疊疊層層取代退潮日影，拼貼佈滿城市街頭，任周末人潮紛雜腳步踩踏而過。

柏油路面上，那些毫不猶豫的身影步伐各自行走，互不相問前往何方，卻似極有

默契地，成片成片結伴而行。 

    明翰原在人群之中，依循某支陌生面孔隊伍行進路線，搭乘捷運出口電扶梯

向上，挨擠著穿過成排商家店面與騎樓攤販之間的窄小走道。走道盡頭，仿若長

長河水終至出口，進入一片扇形沙洲，隊伍人影在商圈廣場瞬時四散。離開移動

行列的明翰，在廣場中央頓了會兒，四下張望，而後往邊緣花圃的水泥圍框上坐

定，靜默等待，等待進入另外一組行進隊伍之中。 

    廣場上來來往往身影，以衣裝和肉身，標示各自在繁華街頭裡選擇站定的位

置。人群中的明翰，蓄一頭俐落乾淨草皮般短髮，身穿略微窄小、顯露胸肩肌肉

線條的靛藍色短 T 恤，搭配休閒風格卻又裝飾繁複的卡其色工作褲，底下一雙純

白帆布布鞋。肉身與衣裝，擁有獨立的化學反應系統；元素擺對位置，組合碰撞，

即會發出令人目光逗留的隱隱光芒。 

    視野之中，明翰模樣是好看的。有一張輪廓鮮明窄長的臉、帶點笑意神情的

單眼皮、剛正直挺的鼻樑線條，還有滿是純真稚氣的嘴角揚起弧度。在凝望的畫

面框格裡，明翰有著精壯身軀，肩背寬闊厚實，手臂攀附著鍛鍊過的肌肉曲線，

搭配一身經過繁複計算的簡單清爽夏日裝扮，好似真有晶亮光線，自衣物與膚肉

的摩擦碰觸間，迸發而出。 

    曾經，明翰在目光凝視的畫面裡，始終散發著自信與活力的耀眼光采，獨一

無二，無可取代，幾乎等同世間所有美好。然而，在此刻入夜城市的喧囂街頭，

在此刻，由譬喻字詞堆砌而成的扇形沙洲之中，卻反差極大地，難以從茫茫人潮

裡清楚辨識明翰身影。 

    那屬於城市的繁華廣場，過客們在上頭來往穿梭，看似無法停留，卻在不同

時間，由眾多人影的點，與眾多步行的線，組合交織成屬於當代的織布圖像。那

捷運出口，不斷湧出相貌衣裝各不相同的明翰，混雜人群之中，順著行進隊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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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場。有的只是快步經過，全身運動衣裝揹個包包往健身房去；有的隨意站立

在某個定點，拿著最新款流線造型手機貼附耳邊，帶著微笑講個不停；有的駐足

在廣場邊的餐館門口，在約會伴侶到來前隨意翻看菜單；有的正和另外幾位走在

一起，其中幾個在一邊耳垂穿戴鑽亮圓點耳飾，其中幾個將 POLO 衫領口高高立

起，幾個穿著兩側有鈕扣口袋的寬鬆短褲，幾個腳底踩踏著色彩鮮艷花樣繁複的

夾腳拖鞋。這些明翰，他們身高長相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擁有著刻意鍛鍊過

的肌肉線條、強健體態，以及深淺不一的小麥膚色，或因如此，他們笑起來的模

樣，甚至是落寞的無助神情，看起來竟也有些相似。 

    凝視畫面中，這個曾經是目光唯一焦點的明翰，和廣場上其他明翰相同，身

穿打伴入時的衣裝，靜靜地在廣場邊緣的花圃旁等候，靜靜地看著與他相似的身

形人影，來往穿梭。遙遙俯瞰整座熱鬧商圈，在那入夜後的喧囂人潮裡，閃爍著

或明或亮灼然光芒的，多如繁星，點點分佈在被商家店面與車水馬龍層層圈圍的

廣場天空。 

    人影停留，人影來去；隨著物換星移，時間以秒、以分、以各種計數單位，

或快或慢流逝。廣場邊緣，許許多多靜止身影，各自因為某個未知遠方而默默等

待，任時間在膚面上留下細紋般的記憶刻痕。 

    時間浪潮恆常流動，茫茫無始無終。明翰低下頭，凝看左手腕上錶面；字詞

墜入紙面的此刻，距離約定時間，還有十來分鐘。 

    儘管這日正午，明翰自昏沉迷矇中睜眼清醒時，心底已莫名決定：今天不想

當自己。但明翰仍如此不自覺地，維持提前赴約的準時習慣。那是明翰信仰的理

性秩序，精準無誤，也同時是他在經歷這一切之後，所急欲擺脫的。 

    不當自己，不再堅持原先自己所選擇的任何事物。這日正午，明翰躺在三坪

大獨居套房的單人床墊上，這般告訴自己。床舖上的明翰，穿著一件寬鬆的棉白

背心，露出厚實肩頭與結實臂膀的肌肉線條；原該是一副年輕力壯的強健模樣，

然而臉上氣色神情，卻似歷經幾世輪迴劫難般，滄桑疲憊。套房裡冷氣從昨晚開

啟後即未關閉，但明翰清醒時胸口仍是汗濕一片，仿若未曾真正入眠，整夜來回

奔走於夢魘之間。 

    正午時分，明翰窗外白亮陽光照進冰冷屋房裡，止停在單人床墊邊緣。明翰

並未起身，只是靜靜躺著，雙眼盯視天花版，聽著老舊冷氣馬達運轉的轟轟聲響。

光影在套房牆壁上緩慢移動，明翰目光始終凝視著，凝視如此慢速的存在方式，

凝視光與影一明一暗的相對位置，凝視所謂的時間流動，即是不斷地產生變化，

不斷地在明暗之間角力、傾覆，以及追逐。明翰在心底自問：這一切，是否都是

自己造成的？明翰沒有答案，然而越是細想，眉頭越是緊皺，最終不得不閉起眼，

什麼也不願看見。 

    不當自己，不再堅持原先所選擇的任何事物。今天明翰不想用理性目光檢示

自己人生現況，不想記得自己的畢業論文距離最終修改完成還差多少、不想理會

在前往成功路途中沒有太多時間可供揮霍、不想思考原先規劃好的人生藍圖進度

已完成多少，尤其不願意讓自己想起，曾經相信並且感受過的種種情感，不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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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幾個月來堅持握在掌心不願放開的，以及，隨之而來令人難以承受的所有一切。 

    應該還有別的可能。 

    為了這個形狀不明且不一定存在的未來可能，明翰起身。在這之前，明翰始

終相信自己的所有決定，認為自己的人生藍圖毫無需要修改的空間；然而此刻，

字詞落入紙面的此刻，明翰突然很想知道，若自己宣告放棄，若自己就是要往反

方向行走，或者，完全不考慮後果地，讓體內最原始、最未經修飾的聲音，讓所

謂的命運，來決定前行路徑，那麼，看到的會是什麼樣的人生風景？  

    如此想法，讓明翰感覺一切事物有了新的希望。畢竟，原本的那個自己，也

沒有完成太多令人滿意的事情。 

    起身後的明翰，走進套房角落隔出的窄小廁所，朝馬桶撒了泡又長又臭的

尿，裡頭混雜著同樣悶置一晚的種種情緒，以及前夜酒精的酸餿氣息。之後明翰

坐在面窗的書桌前，拿起桌上保特瓶，仰起頭灌入好幾口礦泉清水。窗外天空蔚

藍晴朗，陽光灑在對面住戶窗台鮮綠飽滿的植物盆栽，彷彿鍍上一層銀亮光芒；

隔一條巷弄距離的對面世界，看起來如此充滿希望。 

    書桌上昨晚開啟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在陽光照耀下仍處備機狀態，並未關

機。那是一台體積嬌小、有著流線外型的白色機殼筆電，明翰伸出手，愛撫戀人

似地觸摸受陽光照射而暖暖發熱的螢幕背板，失憶患者般難以回想昨晚入睡前怎

會未將一切收拾妥當，而後站起身，用力拉合兩旁窗簾；原本漸漸探入屋內的白

亮光芒，頃刻間被成片陰影覆蓋吞食。 

    在籠罩暗影的封閉密室裡，明翰坐在書桌前，從一旁雜亂堆放零錢銅板、項

鍊銀飾與鑰匙的角落裡，拿起他鑲有寬大螢幕的古銅色輕薄手機，伸指朝精緻鍵

盤的開啟鍵按下，手機螢幕瞬時亮起。螢幕桌布畫面是明翰的自拍照，臉略朝右，

單眼皮瞇瞇眼滿是笑意，嘴角笑開露出整齊潔白的牙；明翰歡喜面容上方，手機

電子螢幕顯示著年月時分字樣，已是下午一點零五分，此外均無，沒有任何訊息

傳來，也沒有任何未接來電。明翰無意識地又按了幾下手機鍵盤，只見幽密窄室

裡有個小光點，在忽亮與忽暗之間，隱隱閃爍。 

    屋內安安靜靜，僅有冷氣聲響來回流動。明翰放下手機，伸手搖動桌面滑鼠，

喚醒大白天裡沉睡的電腦，螢幕上立即亮起昨晚最後駐足的停留畫面。畫面底部

工作列，多個開啟項目一字排開，包括幾個網路交友檔案網頁、明翰自己交友檔

案的日記、網路聊天室，以及呈現離線狀態的 MSN。工作列上方，畫面停留在

聊天室內，左半邊幾乎佔去全部畫面的訊息框格裡，不斷湧現新的組合字句：某

某代號說了些什麼，某某代號登出，某某代號登入；內容理當與昨晚不同，卻又

如此相似，彷彿虛擬網路空間內室，有著固定一組角色位置，輪番由來自各地不

同身份背景的演員，接替扮演。 

    聊天室畫面裡，明翰以自己的身高體重做為代號登錄。網路那端找上明翰

的，不是一位，而是一群。 

    明翰與對方交換了視訊畫面。畫面那端，佔據大部份前景的，是一具僅露出

頸部以下腰部以上的赤裸身軀，標準不露面的視訊角度；膚肉略見白晰鬆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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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值得明翰目光停留之處。然而平凡軀體後方的黯淡微光中，明翰隱約瞥見一張

雙人大床，上頭擁擠癱疊另外幾具赤裸身影，正以輕緩節奏，一陣一陣蠕動；彷

彿床墊是塊厚實腐肉，上頭層層交疊著張嘴喫咬腐肉的肥軟蛆蟲。 

    明翰凝視螢幕畫面同時，自己電腦上方攝影燈也亮著，將這端明翰影像傳至

對方。明翰將目光移向這端畫框裡的自己，檢示那淡若無事表情，是否已成功掩

蓋所有情緒反應。螢幕那端的對方，完全沒意識到後方床鋪有何異樣似的。 

「自有東西嗎？」對方鍵字問。 

「沒有。可向你們調嗎？」明翰鍵字回覆。 

「嗯，可。」對方爽快地回答，視訊畫面裡來回撫摸帶點鬍渣的下巴，彷彿

專家正在鑑賞貨物的模樣。 

 

於是明翰出現在廣場邊緣，等候屬於他的未知。商圈廣場上，浮光幻影來來

往往，明翰無法確知哪一個會直直朝向他走來，將他帶領至下午時在電腦螢幕裡

所見到的放縱場景。 

明翰知道自己身體已就定位，以一種朝向四面八方飽滿鼓脹的姿態，等待 E

的愉悅感猛然到來，如鋒利刀尖，將自己鼓脹表面狠狠劃開，而全身爆裂。明翰

分不清究竟是藥物本身，或者是對於藥物的心理期待，使這一切變得危險？有時

卻那麼心神抽離，彷彿正冷眼觀看著自己發生這一切，或者，像是站定在另一個

自己的位置上，凝視此刻實際演出的自己。 

明翰再度觀看錶面時間，還有五分鐘。明翰這時是可以選擇離開的。若離開，

事後的懊悔感受或許能夠輕微一些，但明翰同時不甚明白的，是他那麼不確定這

整套 E 前 E 後的，包括興奮、歡喜、愉悅，以及之後所有回想時的不堪，所有

對自己身體感到廉價與骯髒的不淨感受，是否即為自己所欲追求的內容？只求不

是在短暫片刻中不要成為自己？但若在那當下不是自己，那麼將成為的，是另一

個誰？ 

明翰覺得自己是個能玩的人；他有本錢可玩。但此刻，字詞落入紙面的此刻，

他好想知道浸身於這趟傾軋打轉的軀體輪迴裡，究竟何時才有機會體悟到一些關

於超脫的理解感受？如此閃神臆想時刻，在繁華商圈熱鬧人群中的明翰，突然覺

得異常孤寂；明明眼前是人來人往的喧囂景像，心底卻有置身荒蕪平原中央的錯

亂感受；彷彿眼瞳所見，僅是海市蜃樓般的虛幻光影，對明翰而言，並沒有碰觸

內心的實際意義。此刻，明翰多麼想對著無所謂是誰的某人，說些自己未能完全

理解的莫名情緒，或者，有沒有誰，這時猶如天可見憐似的，正好在這時想告訴

明翰一些什麼，一些對方可能也不確定該如何清楚表達的安慰語句。 

明翰如此作想時，握在手心裡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明翰察看著手機螢幕，

沒有來電號碼顯示。明翰望著掌心裡持續抖動的手機，心底想：可能是他這時不

想接通的對象；選擇自我放逐好一陣子的明翰，已不接任何熟識友人或情感對象

的電話問候或邀約許久。然而這般沒有顯示號碼的電話，來的時間如此巧合，正

是在明翰感到最為脆弱孤單，最想要有個對象聽他敘述雜亂心事，以及對他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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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的荒亂無助時分。明翰感到心頭一軟，仿若那些原本堅持的枝微末節，在某

個較遠較寬的視野凝視之中，都不再有著值得繼續捍衛的價值；彷彿一切恩恩怨

怨，至某個為整套劇情作終點結尾時，都能夠有著超脫正負、超脫愛恨、超脫豐

盛與匱乏、超脫慾望與追逐、超脫時間與空間…等種種感受體悟。於是明翰按下

接聽鍵，將手機貼在耳邊。 

「喂？」明翰應答著。 

手機話筒那端，明翰僅聽見訊號雜音，發出頻率不定的嘈雜聲響。並不像是

人說話的聲音，僅像是故障機器的壞損聲響。明翰耳聽那些莫名雜音，在收訊不

良的通訊結果中，無法辨別究竟是誰在這般時間點，撥給自己，又將告訴自己什

麼訊息。「喂？喂？」明翰又探詢了幾聲，而後電話突然中斷，話機內的訊息聲

就此停止。 

明翰靜靜看著掌中已無訊號的手機，孤單無助感受瞬間再度滿溢心頭。這時

有個身影漸漸靠近明翰，最終在他低頭凝看手機螢幕的身軀前，停下腳步。 

明翰抬起頭，站立在面前的，是一張完全陌生的面孔。穿著簡單輕鬆，淺黃

色貼身短 T，白色百慕達短褲；皮膚失血般蒼白，腰腹間隱約有些多餘贅肉。對

方低頭望著明翰，揚起眉，做為代替言語的徵詢問句。那一刻，明翰對於眼前這

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熟悉。明翰仔細凝視著對方面容，那是

一張普通的臉，沒有鮮明五官，也沒有任何突出的個性，如同明翰這日下午在電

腦螢幕中，所見到的他的赤裸身軀相同。明翰知道，自己在任何狀況下，都不可

能對這樣一具肉體感到興趣。但對方神情模樣，卻讓明翰有著莫名熟悉之感，某

種會讓明翰視線徘徊逗留的莫名吸引；彷彿平日最不經意的草木礦石，轉瞬間突

然隱隱透發著微亮光芒似的引人注目。 

「電話是你打的嗎？」明翰問。 

「電話？什麼電話？」對方表情顯來有點疑惑，眉毛一高一低擠出回應，然

而在明翰的凝視目光中，對方眼眶裡那烏黑晶亮的瞳孔，一時竟如此清澈明淨；

彷彿明翰並非與某人對話，而是面向一整座安穩平靜的湖泊，投下一顆自問自答

般的細石語句。 

明翰保持著抬頭姿勢，靜靜與眼前陌生人的凝視目光對望。兩人身處於荒蕪

平原中央，一旁所有城市景觀，僅是流光般的虛幻影像；整個世界，彷彿在兩個

對望的視線之中，化約為一個簡單至極的對位關係。一個凝視者，以及另一個位

置的被凝視者；由一分為二的開端，於是註定由彼此之間的相對差異，而衍生出

後續所有已非單一完整點狀，而是線條式的、無窮無盡的，故事劇情展演。 

視野拉高再拉高，這城市的虛幻光影，如此熱鬧繁華；猶如這座島上，一叢

盛開至極的艷紅花朵。兩方對視的目光畫面裡，其中終於有人，緩緩地閉上雙眼，

仔細聆聽時間浪潮裡回憶奔流的巨大聲響，如此豐沛、如此嘈雜。 

 

 


